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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開被子，伸直蜷著的身子，腰酸
背疼的感覺立刻傳入她腦裡，讓她皺起了
眉頭，而頭疼也不客氣的加入行列欺負
她。

自己是怎麼了？為何今天感到這麼不
舒服？

凌靚兒緩緩起身下床，一站起，一陣
天旋地轉讓她又坐回床沿。霍非凡不過一
晚不在身邊，自己就生病了，她真這麼嬌
弱嗎？

凌靚兒搖搖頭，相信自己不會這樣沒
用。等昏眩過去後，她再逞強慢慢站起，
移步到梳妝台前坐下。

鏡裡反射出一張神情晦暗、面色蒼白
的臉蛋，那是她嗎？一副病容！她為誰生
病呢？心中明白卻不敢承認，因為她害怕
自己無法再承受失去的痛苦，那還不如當
做不知道，自己會活得開心點。

凌靚兒，你真是個膽小鬼！
但不這樣，又要如何才能把傷害減到

最輕呢？她漾起了苦笑。
「九夫人，您起床了？」兩個丫環走

入房裡，看到坐在梳妝台前的主人，吃驚
地異口同聲問。

凌靚兒轉頭看著丫環，不明白她們怎
麼如此驚訝。

「九夫人，現在才剛天亮呢。」雪蓮
打水給凌靚兒梳洗。

「對啊，奴婢們今天起的比較早，原
祇是想入內看內看看，若九人夫人還休在
休息，奴婢便先退下，不吵九夫人安眠
的，想不到九夫人比奴婢還要早起床。」
綠萍拿起玉梳為夫人邊梳理長髮邊笑
說。

凌靚兒這時才注意到窗外的天色，有
些灰暗天還未全亮。她昨夜睡的那麼晚，
今天卻醒的如此早，根本沒睡多久，難怪
自己是如此沒精神了。

「九夫人，您氣色不佳，是不是不舒
服啊？」雪蓮見夫人神態落寞，關心
問。

凌靚兒搖搖頭。 「我沒事的。」

她拿起桌上的
晶玉把玩著，無意
識地發起呆，直聽
到綠萍的叫聲才喚
醒她。

「九夫人，用
早膳了。」

凌靚兒收起晶
玉，緩步走到花廳
用膳。面對桌上豐
盛的菜餚，她卻沒
有一絲胃口，祇吞
了兩口飯便放下碗
筷不吃了。

「九夫人，您
怎麼吃的這麼少，
再多吃點好不好？
」雪蓮勸著凌靚
兒。

凌靚兒搖搖
頭。 「我吃不下了，
你們將膳食端下去
吧。」

「九夫人，莊主今晚一定會回房陪夫
人的，您別擔心啊。」綠萍心直口快，話
直接就脫口而出。

「你說什麼？」凌靚兒訝然地瞪著綠
萍。

「奴……奴婢多嘴了，求九夫人恕
罪。」綠萍忙低頭認錯。

「綠萍，我不怪你，你是不是知曉什
麼事？快告訴我。」凌靚兒急著想問明
白。

九夫人對她們一向很好，綠萍也願意
將自己知道的事告訴她。

「九夫人，奴婢剛從廚房端早膳回房
時，看到莊主從清心閣離開，奴婢才知道
莊主昨夜沒在九夫人這兒過夜。」

「原來他去紅姐那兒了。」凌靚兒
自語。

（五十二）

「我最後一次見到連太郎，是在他即將投筆
從戎的時候，他來我這兒跟我辭行，並且說他
的志願是當一名特工隊隊員，沒想到就在他決
定為國捐軀之前，大戰結束了。

「這件事情讓這個容易傷感的年輕人更加頹
喪，他心中原有的滿腔熱血都幻化成空，留在世
上的就祇剩一個空軀殼了。因此，他在戰後開始
過著頹廢、麻痺的生活。

「我早就有意選他當智子的終生伴侶，可是
後來卻聽說戰後的他過著那麼荒誕的日子，當時
我真的非常憤怒、悲傷和絕望。

「後來我反覆思量，總是很難相信這個具有
高貴氣質的男孩會從此一蹶不振，我想，他總有
一天會重新站起來的，而且，他非站起來不
可！

「就這樣，我決定給他這個機會。我想藉著
智子的力量去解救連太郎，同時也借連太郎的力
量去救智子；但是我不能跑到幕前指揮一切，再
說我也不想讓連太郎知道我就是智子的爺爺。所
以我才選擇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撮合智子
和連太郎。」

（雖然衣笠智仁所採取的方法有些招人非
議，但是如果考慮到他本人特殊的身份，以及
不想被大家議論的心情，和多門連太郎戰後的
行為的話，或許就可以理解衣笠智仁何以會選
擇這種奇怪的方法了。）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因此您讓多門先生
住進松籟莊飯店之後，自己也想親自前往看著結
果如何。」

「是啊！這也是原因之一，不過我真正的目
的是想見智子一面。」

「您喬裝易容是為了不讓松籟在飯店的員工，以及多門先生
認出是您。可是我不明白，像您這種身份的人怎麼會易容的那樣
好呢？」

聞言，衣笠智仁的眼尾笑得幾乎都要擠在一塊兒了。
「那是大道寺教我的。」
「大道寺先生？」

金田一耕助吃驚地睜大雙眼。
「是啊！我想早一點見到智子，但是因為松籟莊飯店的員工都

認識我，所以感到很無奈。大道寺知道我的難處，於是就告訴我
化妝易容的方法，他還幫我準備了一項假髮和假鬍子，又教我如
何化妝。

「由於學生時代的大道寺曾經參加過話劇社，也曾經在舞台
上表演過，所以他對化妝技巧挺在行的。」

「您之所以逃出松趕在飯店，是為了怕被警方調查出真實的
身份吧！」金田一問道。

「是的，如果我沒有易容，當然不用顧慮什麼，可是就因為
當時我化妝易容，所以才擔心接受警方的調查。」

「你看到遊佐先生的屍體了嗎？」
衣笠智仁點點頭。
「你走進鐘塔的小房間裡面做什麼？」
「不，我沒有走過去。我住在松籟在飯店的時候，每天晚上

都會在頂樓散步，那天晚上我照例爬到頂樓時，發現小房間裡似
乎有燈光。 （一○八）

夫人早喪，祇生一女，名連城，年已十六，尚未適人，隨身
丫環紅樓服事。一子國鑾，年已二十。雖娶妻房，終日在外眼花
臥柳，好色中都元帥。但見了一個標緻婦人，如餓鷹見血一般，
百般算計，都要遂他風流願，方丟開手；如有不從者，即帶了家
將蔣龍、蔣虎、蔣豹、蔣彪等，在民間硬行搶奪。也有羞忿自盡
的，也有無恥相從的，總得遂他的心願，也不顧別人死活。還有
一個助桀為虐的通政司鞏固本，拜在奸相門下為義子，又與蔣公
子情投意合。凡做不來的事，都是鞏通政代他暗設奸謀，又百般
奉承，蔣氏父子十分將他信任。奸相在朝專權納賄，公子在外倚
勢行兇，父子濟惡，弄得臣民人人側目。祇有裴刑部、柯太僕、
宣侍讀還是這幾個正人在朝，奸相尚忌憚幾分以外，滿朝文武都
是呵奉他的。所以威權日重，陰謀不軌。這都不在話下。

祇言這日鞏通政陪了蔣公子也在御河遊湖，駕了三四號大船，
帶了家將廚役茶擔數十餘人，分在各船伺候。蔣公子同鞏通政在第
三隻船上坐著，推開船艙的窗子，四下找堂客看。恰值船到柯府
花園後門水碼頭經過，蔣公子在船中，一雙好色的餓眼早已看見
台上坐著一個美人，由不得渾身酥軟，祇叫： 「好東西。真是一
塊肥羊肉！」鞏通政笑道： 「世兄又著魔了。」蔣公子目不轉睛
朝上癡望，也不聽見鞏通政的話。通政戲將扇子在公子肩上一
拍，倒把公子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問道： 「老鞏，做什麼？」通
政笑道： 「世兄出神，必有奇遇。」公子也笑道： 「你不看那台
上坐著一個俏人兒麼？」通政忙從窗外定睛一望，果然不錯。公
子道： 「老鞏，如何代我著幾個家將上岸，扶他下船，陪我大爺
吃杯酒，帶回去開開心？」通政道： 「世兄，使不得！這個花園
是柯太僕的，小弟認得。台上莫非他的姬妾？柯老素性執構，不是
好惹的主顧。世兄不要想癡了心，且開船到別處去物色罷。」公子
道：「我的神魂已被他勾去了，怎肯捨他而去！老鞏，代我想個法兒
成就其事，恩有重報。」通政道：「計倒有一條：明做不得，暗做可
行。」

公子急問道： 「計將安出？」通政道： 「公子且假作上岸解
手，你看他的後園門開著呢！公子也不用帶人上去，祇要挨身進
了園門，伏於台下等候佳人，用些酣密之言哄他上鉤。如其不
順，喊叫起來，公子跑出園門，上船再別作計議。小弟將船撥在
對岸相等。」公子拍手道： 「好計！」

一會故意裝作腹痛，上岸出恭。 （十一）

耿不取十分高興地道：
「可是從進門到現在，一直都是你在表

現，老頭子簡直一無可取，弄得我十分難
受，現在終於有一個給我表現的機會了！」

金蒲孤卻淡淡一笑道：
「是了！這一次我沾了你的光，你快看

看圖意是什麼，用你的意思填上去！」
耿不取興致正濃地拍起了筆，面對著粉

牆，捉摸了半天，卻始終無法落筆，金蒲孤
忍不住摧促道： 「老耿！你是怎麼了？」

耿不取皺著頭道： 「這幅圖畫我簡直想
不出它有什麼合意，叫我怎麼著筆呢？」

金蒲孤微怔道： 「哦！那你不妨說出來
給我聽聽，我幫你想想看！」

耿不取又等了一下，才萬分不情願地
道： 「小子！你是真的看不見？」

金蒲孤著急道： 「我要是看得見，就自
己動腦筋了，何必還要麻煩你說一遍！」

耿不取這才道：
「其實這幅圖意很簡單，一個小和尚牽

一著一條老牛，在月夜歸寺！充其量祇能題
上一個月夜歸牧圖，難道劉素客祇叫我寫上
這幾個字就行了？」

金蒲孤搖頭道：
「劉素客在這四幅圖中都有著深刻的含

意，自然不會如此簡單，我們再想想看！」

壁後突然傳出一陣輕蔑的笑聲道：
「這是一幅最簡單的圖，耿老先生不必

鑽牛角尖，往深奧處想，對圖上的小和尚與
牛多看兩眼就明白了！」

發聲處好像距離很近，卻又好像很遠，
總之神秘得令人無法捉摸，金蒲孤與耿不取
都知道這是劉素客在故作神秘，也懶得去追
索他究竟身在何處，祇是努力去思索那圖中
的意思。

金蒲孤苦於看不見，祇好問道： 「老
耿！那小和尚與牛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耿不取想了片刻，突然把筆交在金蒲孤
手中，憤然地道：

「劉素客！你對老夫如此輕視侮辱，我
並不放在心上，而且我也承認比不上那小伙
子，祇是你干萬記住別落到我手中，哪時就
有你好受的！」

壁後傳來一陣大笑，然後再以不屑的口
氣道：

「姓耿的！在我這萬象別府中，像你這
種庸才車載斗量，劉某把他們玩弄於股掌之
上，你要想報復我大概很不容易！」

耿不取紅著臉憤憤地道：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干慮，總有

一得，也許你失策之處，正好是我得手之時，
那時你就神氣不起來了！」

壁後的笑聲停了下去，慢慢地傳出一聲
歎息，然後是劉素客的聲音道：

「耿老！衝著你這句話，劉某對你的看
法要重作估價，剛才的失禮處，劉某願致無
上歉意……」

耿不取哼了一聲，臉上猶是悻悻不平之
狀。

金蒲孤不禁奇道： 「老耿！你們究竟在
說些什麼？」

耿不取怒聲道： 「那圖上的小和尚是
你，老牛畫的是我！」

金蒲孤不解道： 「這算什麼呢？」
耿不取怒聲道：
「這是說我處處叫你牽著鼻子走，月下

一僧，是說光頭著跟著月亮，處處都沾你的
光！」

金蒲孤也微微變色道： 「這太過份，老
耿！你……」

耿不取輕輕一歎道：
「你別說了，我一點都不為了這個生

氣，因為這本是事實，而且我很高興，劉素
客畫了這幅圖來侮辱我，完全暴露了他的弱
點，一個尖酸刻薄的人，胸中必然無法容
物，他懂得再多，也不會成大器的，智以智
力而論，我是認輸了，可是我相信你一能能
定能勝過他，因為你那渾厚博大，浩瀚無際
的胸襟，是他永遠趕不上的！」

壁後的劉素客又是一歎道：
「謹拜嘉言，劉某當永矢不忘，今後有

機會尚望耿老多賜教誨！」
耿不取冷笑一聲道： 「你放心好了，祇

要見到你的面，我可以一口氣罵你個三天沒
完了！」 （六十二）

過了一會，我才歎了一聲，把我的經歷，
向他說了一遍，道： 「我請求唐娜的靈魂，再進
入安安的腦部。如果那樣，安安當然不是 『舊病
復發』，令堂的承諾，也就自動取銷了。」

溫寶裕苦笑，指著安安： 「你看她這樣
子，唐娜的靈魂，不知飄到哪裡去了。」

我祇好安慰他： 「等多幾天看看。」
溫寶裕焦躁起來，狠狠地道： 「唐娜的靈

魂如果不來，我就設法找能人招魂，不管是什麼
孤魂野鬼，凶魂厲鬼，祇要肯借身還魂的都好，
好歹有一個會說話走路的女兒還給他們就完了。
」

溫寶裕這時所說的，我祇當是他心情不
佳，說的狠話，沒想到後來，事情的發展，竟然
十分可怕——那當然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他說了狠話之後，又歎了一聲： 「鐵醫生
教了我一些如何照顧一個植物人——安安的情形
比較特殊，其實她不是植物人，她可以動，祇是
腦部完全沒有思想，你推一堆，她就會動，像是
一個活的玩具。」

溫寶裕這時，說到 「玩具」，不知是有意
還是無意。我揮了一下手： 「我急著到苗疆去，
可不能陪你等唐娜的靈魂了。」

溫寶裕拍胸口： 「放心，也到了給我獨力
處理事情的時候了。」

他雖然皺著眉，可是在這樣說的時候，充
滿自信，看來艱難的環境，會使人較易成熟。我
離開了大宅，回到住所，神思仍不免恍惚。

一進門，我就大吃一驚——身軀龐大的溫
媽媽，端端正正，坐在沙發上，和沙發渾然一
體。

一時之間，我連門也忘了關，可是我也立
刻感到事情有點不對：為什麼那麼靜呢？溫媽
媽所在之處，必然有耳膜可以抵受極限的聲波
衝擊，何以現在那麼靜？莫非是一進來，耳膜
就被震破，以致什麼都聽不到了？

正在我疑神疑鬼時，我見到了另一個人，
鐵天音正站起來，向我道： 「衛先生，請告訴溫
太太，溫寶裕和陶先生在一起，決不會有事。什
麼時候回來，不知道。」

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立即照鐵天
音所說的話說了，溫媽媽十分高興，笑容滿
面，用聽來很溫柔的聲音道：「你們兩位都這樣
說，那是靠得住的了，小寶這孩子，行事有點出
神入化。不過，倒也真是人見人愛。」

鐵天音忙道：「有出息的青年人，都是那樣
的。」

溫媽媽更是眉開眼笑，站了起來，蓮步輕
移，向外走去，到了門口，轉過身來，向鐵天音
道： 「謝謝你的指點，謝謝你。」

鐵天音笑： 「我是美容專科，使美麗的女
性長期維持美麗，是我的責任。」

（八十）


